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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北大版留学生本科《汉语口语教程》（共６册），从生词的词汇量、等级分布、语体情况、词性标注、词语注

释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口语教材中词汇编写得失，为此类教材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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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词汇教学效率偏低。这一现象不仅与教者、学者及教学方法有关，更与

教材词汇的选用与编写有关。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口语教材中词汇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

成就，但鲜见就某套教材全部词汇进行穷尽式的研究。本文选取受到对外汉语教师及广大留学生普遍

欢迎的北大版留学生本科《汉语口语教程》（全套６册）课后所列全部生词作为考察对象，从教材的生词
量及超纲词量、语体情况、词性标注、词语注释等方面统计分析，探讨本科口语教材中词汇编选得失。该

套教材共分初级、中级和高级３个级别，每个级别各２册，每册１６课，共９６课。

１　《汉语口语教程》生词量及超纲词量统计分析
１．１　生词总量及分课生词量的统计分析

评估教材的一项重要标准是其词汇量是否恰当，而课文生词的多少，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和不同

的教学阶段来衡量。《汉语口语教程》词汇总量为３４６０个（专有名词未计入），初级最多（１３４８个），高
级次之（１１７４个），中级最少（９３８个）；初、中、高三级词汇配置比例大致为１∶０．７∶０．９。这种“两头较
多，中间略少”的配置比例，看似和《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下文简称《等级划分》）

宣称的“三大级别词汇的配置比例大致为２∶３∶５，该比例配置符合词汇学习的规律，便于指导教学”不
合。究其原因：一是《等级划分》初、中、高三大级别收录“２∶３∶５”这样的词汇量配比，对以词汇教学为
主的精读课教学更为适用，而口语教学有其自身特殊规律。二是留学生在语言学习初期，必须大量掌握

基本词汇提高其对目标语言的理解；而到了中级阶段，步入语言学习的“高原区”，适当减少生词量，提

高口语成段表达能力变为这一阶段的首要任务；等到进入高级阶段，为进一步丰富口语表达，会再次提

高词汇量的学习。这样的三级词语配置比例应是口语教材词汇编排的一大特色。

为此，我们又考察了全套６册的《发展汉语·口语教材》，以及全套９册的《博雅汉语·口语教材》的课
后全部词汇量，其初、中、高三大级别词汇的配置比例前者大致为１∶０．８∶１，后者大致为１∶０．９∶０．８。二者
均与本文所得结论相似。可见，这种词汇配置比例确为口语教材词汇编排特色。

纵观６册９６篇课文，其课后生词量大都在平均３５个左右波动。不过，有一课生词量竟高达７５个
（高级上册第１４课），且多数为成语，这种如此集中安排成语教学的方式编者需要注意改进。一个合理
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该课其中的部分成语尽可能安排在该课之前的７７篇课文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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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各册教材超纲词量的统计分析
本文仅将《汉语口语教程》初、中级共４册的生词与《等级划分》中普及化等级及中级词汇分别比

对，即发现教材词语超纲现象严重：

表１　《汉语口语教程》初级与中级两个等级超纲词总体情况

教材 总用词 超纲词 超纲词占总用词百分比

初级上册 ６２３ ４４３ ７１．１％

初级下册 ７２５ ５７６ ７９．４％

中级上册 ４６８ ２７５ ５８．８％

中级下册 ４７０ ２７１ ５７．７％

由表１可知，４册教材中生词的平均超纲率高达６６．７５％，而初级下册所列生词超纲也高达近八成。
此处超纲词，既有诸如初级教材里的词汇，属于《等级划分》里中级甚至高级的超纲，更有完全非《等级

划分》里的超纲。如此之高的超纲率，固然有为本科留学生口语教材的原因，也有收录了一些新词新语

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等级划分》是“世界各地的国际汉语教学和中国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进行总体设

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课程测试的重要依据”。因此，合理控制超纲词所占比例，如何在编写教材的

主观能动性与对超纲词比例的控制间寻求平衡便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我们给出以下建议：

第一，修订词汇大纲，适当增加词汇量。郭曙纶认为“大纲词汇量太低是导致超纲词很多的一个主

要原因。”［１］显然事实远复杂于此，但经过调研，适当增加大纲词汇量仍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第二，为以汉语为专业的二语学习者单独研制词汇大纲。借鉴《等级划分》中高级“附录”词汇表的

筛选经验，为以汉语为专业的二语学习者单独制作符合教学需要的口语词汇大纲。

第三，规范口语教材编写，控制超纲词比例。《等级划分》是面向全球汉语国际教育的国家标准，其

权威性毋庸置疑。因此，我们应多从教材自身找问题，规范口语教材的编写，剔除不合时宜的词语，严格

控制超纲词在教材中的比例。

２　《汉语口语教程》生词语体情况的考察
近年来，教材语体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刘繤认为“作为口语教材，初中级阶段开始让学生掌握

一些常用的口语词汇和口语格式，培养学生的口语语体意识也是很有必要的。”［２］李泉认为“教材的中

性语体比重太大、使用的阶段性太长”［３］。曾毅平指出“对外汉语教材编写中贯穿语体观念，是实现教

材实用性和科学性的必要条件。”［４］

为了更直观地对《北大版留学生本科汉语口语教程》中生词语体情况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将《现

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词语之前标有＜口＞标记的口语词汇归为口语语体，同时，将口语里一般儿化
的，在释义前加（～儿）的词语，也归为口语语体，将词典中生词之前标有〈书〉标记的词语归作书面语语
体，对《发展汉语·口语教材》所有词汇进行统计，发现该套教材的口语词有６３个，仅占全部生词总量
的１．８２％；而书面语词更是微乎其微，６册教材中仅发现１例书面语词：“佞臣”。

此外，我们在对教材生词语体进行考察时发现：教材在课文的生词注释及生词总表中都未对词语的

语体做出标注。李柏令指出，目前多数对外汉语教材生词主要从词性标注、词语释义、拼音标注等方面

进行注释，缺少对语体情况的说明，普遍缺乏语体意识。在此，我们给出建议，可以在课文的生词注释或

生词总表中，对典型口语词及书面语词做类似于＜口＞和＜书＞这样的简易标注，有助于增强二语学习
者在语言表达时的语体意识。

３　《汉语口语教程》词性标注唯一性原则考察
教材对生词的词性应如何标注，又该遵循怎样的原则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而“唯一性原则”已

逐渐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王弘宇认为“教材的词性标注不同于工具书，不需要一一罗列全部词性，应

当只针对本课中出现的具体用例，简要明了地进行标注。”这样，才不会使学生混淆，造成负担。方清明

指出“对外汉语教材最好做到先学的词性先标注，后学的词性后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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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套教材词性标注是否遵循唯一性原则，我们参照《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５］中的词性标注进

行判别，重点考察该教材中同时标注有两种词性的生词。经统计：初级上册有２２个，初级下册有１４个，
中级上册有９个，中级下册有５个，高级上册有２个，高级下册有９个，总计６１个，虽仅占本套教材总生
词量的１．７６％，但修订再版时，建议应根据该词其所处语境作出唯一性的词性标注。

另外，我们还发现教材对词性的标注还有几处不准确的地方，如：“针灸、必要”等词。据《现代汉语

词典》（第六版）的标注，这些词语只有一种词性，而教材中却标注为两种词性。瑕瑜互见，总体来说，本

套教材词性标注对唯一性原则的遵守是值得肯定的。

４　《汉语口语教程》生词英文注释存在的问题
为生词做相应的英文注释是为了更好服务于二语学习者习得词语，但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词汇并非

一一对应关系，所以要给予汉语生词以准确的英文注释实属不易。

４．１　英文释义的词义范围与被释义汉语词语不对应
１）英文词义范围大于中文。比如：“牛仔裤”在教材中的英文释义为“ｊｅａｎｓ”，而“ｊｅａｎｓ”在英文中则

不仅仅指代“牛仔裤”，还可以表示牛仔布制成的上衣等。

２）中文词义范围大于英文。比如：“填”在教材中的英文释义为“ｆｉｌｌｉｎ”，而“ｆｉｌｌｉｎ”在英文中所表示
的“填”只可用于“填表格”，在中文中“填”的使用范围则广得多。

４．２　中英文词语理性义基本相同，词语色彩义方面存在细微差异
１）英文释义未能指出被释义词语的语体色彩。教材中的一些口语词汇和方言词汇，例如：“够呛”

（ｔｅｒｒｉｂｌｅ；ｕｎｂｅａｒａｂｌｅ）、“侃”（ｃｈａｔｉｄｌｙ）、“瞎掰”（ｔａｌｋ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ｙ），在英文释义中就难以体现它们作为
汉语词汇本身的语体色彩。

２）英文释义未能指出被释义词语的感情色彩。比如说“吹毛求疵”一词在教材中的英文释义为
“ｆｉｎｄｆａｕｌｔ”，而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的解释，吹毛求疵的意思为：故意挑剔毛病，寻找差错。
英文释义未能表达出故意这层感情色彩。又如“饭桶”在教材中的英文释义，“ｆａｔｈｅａｄ，ｇｏｏｄ－ｆｏｒ－ｎｏｔｈ
ｉｎｇ，ｗｏｒｔｈｌｅｓｓｐｅｒｓｏｎ”，无法表达在汉语中的那层讥讽意味。

５　结语
本文以北大版留学生本科《汉语口语教程》（全套共６册）课后所列所有生词为研究对象，探讨口语

教材中词汇编写得失：

从教材生词选取的角度看，生词总量控制较为合理；在初级至中级再到高级的分册词量上，虽未呈

递增趋势，但初、中、高三级词汇“两头稍大，中间略小”的词汇配置比例应是口语教材词汇编排的一大

特色。同时，该套教材各册超纲词比例过高，这是一个突出问题，需要做出有效控制。从教材生词语体

的角度看，各册口语词汇普遍偏少，分布状况也有待改善，初级阶段可适当减少，中高级阶段则可有意增

加。从词性标注和词语英文注释的角度看，教材对词性标注唯一性原则遵守较好；在词语英文注释方

面，不但要注意选择词语英译的理性义，而且要注意匹配词语的色彩义。

瑕不掩瑜。期望以上分析，能为此类口语教材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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